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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敦煌文献出版的先行者>>>

敦煌遗书的出版形式有多种，
而按原样影印和录文整理是最基本
的两种形式。在英国、法国和日本
等国，很早就有以原样影印敦煌文
献之举，但大多是随研究者的某项
专题研究成果发布一件或数件遗
书，而不是专门发布。大规模的专
门发布，始于中国台湾黄永武教授
主持的《敦煌宝藏》，他收集了北京、
伦敦、巴黎等处的藏品，但还不是全
部，且据缩微胶卷影印，效果不理
想。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
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  卷，
是专门发布而又规模较大、编辑印
制质量都比较高的影印的开创者。
其特点是延聘专家选择整理，到现
场精心编辑拍摄，又精心制版印刷，
因而使用价值较高。
敦煌和敦煌文献>>>

敦煌是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以
“敦煌石窟”“敦煌壁画”闻名天下。

  世纪末  世纪初，由于一个
偶然的机缘，沉埋近   年的敦煌
藏经洞被当地道士王圆箓打开，从
中发现了大量古代遗书，有大量的
佛教、道教著作，更有经史子集各部
文献，有官方和民间的文书帐籍等
等。其中大多是流传至今的古代文
献的早期写本，有的则过去仅见书
名记载而失传已久，有的则从未见
于著录。遗书主要是抄本，也有少
量印本、拓本等，与之相适应，遗书
中大多为卷轴装，也有册页、经折
等。遗书抄印年代，最早为公元4
世纪，最晚至公元  世纪初。
国人之痛>>>

    年 3月，英籍匈牙利人斯
坦因来到敦煌。3月至 月，斯坦因
与王道士做了两次交易，劫走大量
敦煌遗书。 月至  月，斯坦因回
安西城取回存放在那里的藏经洞文
物，并与王圆箓进行第三次较大规
模的秘密交易。

    年 月至 月，法国人伯希
和从王道士手中劫走大量敦煌遗书。

    年  月，新任甘肃布政使
何彦升具体负责押运事宜，派人于
当年夏天将藏经洞中残卷运至北
京，途中以及到达北京后，不断发生
哄抢盗窃、监守自盗事件。

敦煌遗书发现已经一百多年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大宗珍贵原始
资料被分散收藏于全国、全世界不下
一百个地方，成了国人之痛。

发现重要线索
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魏同

贤社长从苏联学者李福清处得知，

苏联可能藏有《永乐大典》残本和敦

煌文献。我立即查阅相关文献，有

关苏联收藏敦煌文献的情况记录极

少。但我在读《郑振铎日记》时无意

中发现郑振铎先生1957年在担任

文化部副部长时曾出访苏联列宁格

勒，翻阅过收藏在那里的敦煌文献，

并兴奋地作了记录，只是由于不久

以后郑先生因航班失事不幸身亡，

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少人知晓此

事。找出这条“隐藏极深的”重要线

索，我不禁大喜。在报上海市新闻

出版局批准后，我们与苏联专家初

步进行了交流。因为情况比较复

杂，涉及国际间的合作，其中既有使

用藏家资料、合作编纂的问题，也有

合作出版的问题，未能得出最后的

结论。我们决定组团出访苏联。

一赴圣彼得堡
1989年夏秋之交，以钱伯城为

团长、魏同贤为副团长的访问团经

过长时间的飞行来到了莫斯科和圣

彼得堡（时名列宁格勒，为行文方便

本文均作圣彼得堡）。在当时的苏

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分所，我们通

过实地调查得知了苏联收藏敦煌文

献的详情，商谈了出版协议书的条

款。双方决定第二年由上海古籍出

版社派出工作小组到东方学研究分

所进行现场阅读、编辑和拍摄工作。

为了保证在国外的编辑工作能

够顺利进行，我们在上海进行了实战

式的练兵。我撰写了近万字的《敦煌

吐鲁番文献集成编辑大纲》，并设计

了一份记录敦煌文献情况的“要素

表”，内容包括藏家、卷号、卷名、年

代、纸幅、卷心、纸色、纸质、墨色、书

法、行款、残况、批校、题记等等。

再赴圣彼得堡
1990年，我奉命率领工作小组

再一次来到了圣彼得堡。出发之

前，见识极高的前辈学人胡道静先

生，给我写了一封信：

伟国吾兄：
获悉旌驾啣命将远征列城，整

理赍归苏藏敦煌秘籍影本，诚不世
之大业，文化之盛举。昔年向觉
明、王有三前辈伦敦、巴黎功业，学
界永怀；遗此缺口，兄今奋然圆之，
万里橐笔，壮志堪嘉。谨表贺忱，
祝愿凡百顺遂，并为中苏文化友谊
增缔良缘。

敬礼
弟 胡道静启

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日
胡先生认为我们所做的是当年

向达、王重民先生没有来得及完成

的功业。

可是当我们兴致勃勃地走进

东方学研究所的时候，却被告知只

允许阅读敦煌卷子，不能拍摄，理

由是他们还没有做好学术准备。

协议中的书将来还是可以出版的，

但必须分类分册出版，每一册的前

面是苏方学者的论著，后面是相关

的若干个原卷。我闻言非常惊

愕。如果真要按照这个办法作为

专著一本一本地出版，试想要出到

什么时候呢？回到住地，我无法入

睡，苦苦地想着对策，一定要说服

对方采纳我们的方案。

那天晚上，我想了这样几条理

由：第一，按照目前的整理程度，要

分类出版是不可能的；第二，你们

要写专著，作专题研究，都没有问

题，可以继续进行，我们愿意帮助

你们出版；第三，对于你们的国际

敦煌学界学者来说，你们所藏敦煌

文献的编辑出版将是你们对敦煌

学术的重大贡献，全世界的学者都

会感谢你们。第二天，对方学者终

于被我们说服了，所长也被说服

了，我们终于可以按照编号，一件

一件地往下阅读、编辑、拍摄，一卷

一卷地往下出版了。

2001年5月底，敦煌学大家饶

宗颐先生在上海闻知此事说：“你

们出版俄藏敦煌文献，中间还有这

样的故事，真是闻所未闻。如果要

分类出版，那恐怕几十年也做不完

了。”

两进巴黎
在编辑出版这批敦煌文献的同

时，我们又广泛联系世界上的其他

藏家。1992年5月，我随魏同贤访

问法国国家图书馆，经过谈判，于同

月14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

同贤和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王玛诺

签订了合同。合同确定，上海古籍

出版社准备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

献集成》中有一部分名为“法国国家

图书馆之部”，将影印法国国家图书

馆手稿部东方分部收藏的、来自敦

煌的全部汉文和非汉文文献资料。

合同规定国家图书馆摄影部将以

“现行价目”向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供

一套缩微胶卷底片拷贝及部分黑白

胶卷底片和彩色反转片。这一条款

使我们得到了出版法国国家图书馆

所藏的全部敦煌文献的权利，而珍

贵的古藏文等文献的出版工作一直

延伸到最近几年。

1993年，我和同事府宪展赴法

国国家图书馆现场阅卷编辑。在

谈判中我们提出了馆方缩微胶卷

的质量问题，尽管馆方十分自信，

合同中还是写上了可以少量重新

摄制的条款。而事实上，当我们阅

读文献资料原件及其缩微胶卷的

时候，凡提出胶卷的模糊、遗漏等

问题（这类问题的数量不小），馆方

均予以重新摄制，不但没有丝毫不

耐烦，而且还反复对我们表示感

谢，因为我们的复核和纠正使他们

可以为全世界其他使用者提供质

量更高的缩微胶卷。

因为我们预计要在巴黎工作数

月，我国驻法大使馆文化参赞张先

生建议我们在休息日到法国各地走

走，而由于工作紧张，我们没有离开

过巴黎一步。

三赴圣彼得堡
1993年6月，当我们在巴黎工

作的时候，多次接到从圣彼得堡来

的信息，说我们盼望已久的冬宫所

藏敦煌文献的出版问题，冬宫方面

已愿意与上海古籍出版社作进一

步的商谈。经与大本营联系，魏同

贤发来一个文件，委派我为上海古

籍出版社全权代表，前往圣彼得堡

与冬宫博物馆馆长谈判。接着，冬

宫方面的邀请函也到了。在匆匆

准备以后，我买了一张俄罗斯航空

公司由巴黎到莫斯科再到上海的

机票。

离开了灯火辉煌的夜巴黎，飞

机经过四个小时的飞行，在深夜时

分抵达莫斯科。再换乘火车赶到圣

彼得堡，已是第二天凌晨。我只身

前往俄罗斯，商谈冬宫所藏敦煌文

献的合作出版问题。与我谈判的是

冬宫博物馆副馆长维林巴哈夫。馆

方着重谈了版权、署名、出版内容、

分卷以及合同纠纷的仲裁地等问

题。我的飞机票在莫斯科签了7

天，也就是说，只能在圣彼得堡逗留

6天。谈判过程相当复杂，其中对

冬宫所藏文献的考察研究用了一

天，大体确定了出版的内容格局和

印制方式，接下来立即切入实质性

问题。在同副馆长正式会谈了两次

以后，指定先由我拟一份协议书草

案，在双方基本达成一致以后，合同

的中俄文修改稿准备就绪，只等双

方认定签字了。协议规定所有资料

的摄影和复制工作均由博物馆方面

负责，出版社向馆方摄影师和专家

支付相应费用。也就是说，出版社

使用馆方资料不支付资料费和底本

费，只支付劳务费。

到了这次圣彼得堡之行的最后

一天，晚上 7点的火车票已经买

好。下午3时，我如约来到了冬宫

博物馆的会议室，没想到双方在一

个原已解释清楚的问题上发生了激

烈的争论……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

去，我上火车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而我知道，如果这次不能达成协议，

以后的事就很难说了，隔一两年重

开谈判，如能达成协议还是不错的

结果，问题是很可能会中途生变，再

也不能由我们乃至由我们中国人来

做成这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静

下来想了一想，用了一些咖啡和点

心，气氛缓和了，双方在措辞上都作

了让步，合同终于签了下来。

当我在夜幕中再次登上俄罗

斯航空公司开往上海的航班时，我

知道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中华民族

做了一件好事。此时我的肚子突

然疼起来了，而且疼得很剧烈，这

种情况，在我身上过去从来没有发

生过。我知道，在过去的几天里，

我实在太紧张了。

合同签订以后，敦煌文献的影

印工作，在继任的社领导李国章、赵

昌平、王兴康、高克勤、吕健等先生

的大力支持下持续三十年，不仅完

成了我们当年的规划，还得到了很

大的拓展。17册《俄藏敦煌文献》

已问世，而今，50册《法国国家图书

馆藏敦煌文献》也终将于年内与广

大读者见面了。

——穿梭于圣彼得堡和巴黎之间
◆ 李伟国

找回“敦煌”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国家重点
项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50
册将于今年与广大读者见面。这套皇
皇之作的幕后故事，值得一说。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北京大

学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说：在中国敦煌
学研究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贡献应
当写上浓重的一笔。确实，上海古籍出
版社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直到今天

还在进行着对敦煌文献的俄罗斯藏品、
法国藏品等大规模、成系统的影印出
版。当年出版社主事的魏同贤、钱伯城
先生，都很有学者风度和出版家的眼
光，虽然他们并不研究敦煌，但有走出
国门、找回“敦煌”的决心和魄力。从
1989年开始，我有幸参与这项工作，在5

年时间里，穿梭于圣彼得堡和巴黎之
间，为找回“敦煌”，尽了绵薄之力。

■ 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冬宫
艺术博物馆的协议书

■曾经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分所

■敦煌文书
■胡道静给作者的信


